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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诗研究的版图中，陈仲义有其独特的

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他在研究中所采用的独异路

径所决定，另一方面则与他所坚持的“‘修远’与

‘切实’，以及‘自若’”（沈奇语）的诗学精神紧密

相连，其新著《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8年版）正从“诗歌接受研究”层面，

诠释出了他的这种“独特”。从时间维度上看，该

著与《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版）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对话”关系，宣告

他为现代诗的研究确立了又一崭新“刻度”，并由

此凸显了其在诗歌接受研究史上的重要位置。与

此同时，陈仲义又创造出了现代诗接受研究的

“共时场”，建构出了独异的“空间范式”，这集中

体现在该著的研究思维、轴心与方法上。

研究思维的“接受化”

诗歌的接受问题本身属于“老问题”，它几乎

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出现。就现代诗而言，从它

的生发之日起，有关现代诗的接受研究随即生

成。到了今天，当我们再次触碰这一“老问题”时，

该采用何种视点来进入对它的探究？是需要研究

者所认真思考的问题。尽管目前学界出现了一些

有关该问题的讨论，但这些讨论或因过多地依附

于“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或因一味地凸显“接

受”的地位而排斥“作者”“文本”等视域，因此并

未达到研究的“理想状态”。换言之，这些讨论仅

仅将关注点放在确立接受研究的“形式”上，尚未

触及研究的“本体”。此种境况下，《现代诗：接受

响应论》一书正提供给我们一种有效的探察路

径，这之中最为关键的是其所运用的“接受化”的

研究思维。

笔者这里所说的“接受化”思维一方面是从研

究内容上来谈的，该著以诗歌的“接受”为核心点，

辐射出了经典化、版本学、修辞学等诸多面向，由此

形成了复杂的“文本接受场”。尽管中外诗坛已出现

过有关“诗歌接受”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比如布鲁姆

《读诗的艺术》、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孙玉石的

《中国现代诗导读》系列、陈超的《中国探索诗鉴赏

辞典》等，但这些著作的立足点在于“解诗学”的建

构，更多地着眼于对诗歌文本的分析，其本质上并

未跳出“文本”的中心视域。《现代诗：接受响应论》

一书则以诗歌文本的接受为基础，重点是对“接受”

效力问题的探讨，以此呈现出了“接受化”的思维方

式。

另一方面，这种“接受化”思维体现在该著对

于西方的“接受美学”及其相关理论的“中国化”

接受上。笔者看来，诗歌的“接受”理论更多地处

于“西方”的维度之内，尽管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

不少论述涉及“接受”，但这些论述较多地框囿于

“诗歌鉴赏”“如何读诗”等功能性的范畴中。据此

来看，《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表现出了鲜明

的“问题意识”，它并非“以西方接受反应理论做

亦步亦趋地移用”，而是“将其合理内核‘植入’研

究过程，偏重‘拿来主义’视界下对本土经验的应

用性跟进”。在此影响下，该著将中国古典文论中

的“接受”部分与西方“接受”理论之间混融起来，

而此种方式又内在地同构于现代诗自身的发展

过程之中，并为其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行

性的借鉴。

接受研究“轴心”的把捉

笔者看来，诗歌接受研究更多地属于外部研

究，研究者需跳出一般性的囿于诗学内部的思维

方式，在涵括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

的基础上，进而型构成某种“诗学结构体”。在具

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一方面需要保持精敏的

诗学意识——因为研究者需从诸多诗歌文本中，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来进行剖析与体察——

另一方面则需要拥有开阔的研究视野，这集中体

现在研究者对接受研究的两个轴心的把握上。具

体而言，这里的轴心包括了历时性的接受纵轴

（不同时期发生的诗歌“接受”现象）与共时性的

接受横轴（同一时期、同一阶段诗歌“接受”现象

的比较），《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正有效地把

捉了此两种研究“轴心”。比如从“纵轴”上看，该

著基本涵括了自新诗发生直至当下的现代诗接

受现象，对新诗百年的接受历程进行了系统地爬

梳与剖析。典型的如在“新诗接受的历史检视”章

节中，作者的研究视域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延

展到“21世纪的网络诗歌”，他通过这种历史性

的检视，在发掘新诗接受之曲折发展的基础上形

成了“历史化”的思维，以此反思了百年新诗的接

受问题。此外，该著还有着对“横轴”的细致把捉，

这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

接受问题及“汪国真”现象等的剖析上。根本上

看，此种研究完全跳出了诗歌文本的阈限，其中

融构的是对文化体制、政治政策、社会思潮等内

容的思考。

在把握好诗歌接受研究轴心的前提下，《现

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把研究重点放置于对一

幕幕鲜活史料的挖掘与分析中，这使其与史料研

究之间建立了内在的同构性。整体上看，史料研

究是诗歌研究界近些年来较为重视的研究方向。

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一书尽管不是诗歌研究

专著，但他所提供的“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

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

话，围绕着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人

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

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的

研究思维，正为诗歌史料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思

考，而他近年来正逐步探索着以“随笔体”的形式

来介入诗歌史料研究的可能性。与之相比，《现代

诗：接受响应论》一书对于史料的挖掘与呈现趋

于学理化，即这些史料的选择与剖析均围绕着

“接受”的维度展开，这使其在呈现史料之诗学价

值的同时，形成了以“接受”为中心的“联动机

制”。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除了上述两点外，《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

书的“空间范式”还体现在其所运用的综合性研究

方法层面。该著非完全限制在“接受”的维度中，而

是由前述的“接受化”思维出发，辐射、建构出了综

合性的研究视域。这与陈仲义所意识到的“如何将

文本的客观性与接受的主观性统一起来”的写作

难点相互关联，因此，他并没有完全抛置诗歌文

本，而是深入到了文本腹地，精准地捕捉到了“文

本”与“接受”之间的奇妙关系。同时，该写作难点

中还存在着“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内在悖论，而

要克服这一悖论，则需要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加入，

以实现二者的联系与互动。正如该著看到的，“目

前中国诗歌界的批评是以综合话语阐释为主流”，

在此意义上，该著正与“综合话语阐释”——如钱

理群的“大文学史”观、陈超的“历史—修辞学的综

合批评”、姜涛的“大诗学”观、张桃洲的“内部因素

与外部因素的相互穿越、渗透乃至包容”等——的

主流研究方式，形成了深入的“对话”关系。

此外，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还使得陈仲义能够

以主动的姿态对历史问题进行“现实化”的处理，

其最终的指向是对现代诗未来发展的深刻关

怀。在当前的研究中，诗歌研究较之诗歌现场的

“滞后”现象普遍存在，但反过来说，一味地执著

于对诗歌未来发展状况的指认，则无疑掺杂着强

烈的主观臆测成分，而《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

书正有效地弥合了研究与现场之间的“时差”问

题。也正是基于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该著对诗歌

接受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身的期许，包括“走向

文本接受的‘规范’”“永远处在追新求变的‘途

中’”“文本自足性与接受开放性的统一”等。尽

管陈仲义将之命名为“缪悠之测”，但这可以视为

他在综合考察现代诗接受问题的基础上所做出

的可行性分析，因此其中包含更多的是一种可贵

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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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东君，就觉得他是翩翩

君子型的。有点柔弱，却很高冷，

像一个瘦高的侠士，沉默、冷峻、

孤傲。看似一吹就倒，却十级狂

风也斜不了他半点，风起长衫却

岿然不动的样子，活脱脱一个侠

义书生，有一种天然的静气和定

力。

文如其人，很多人是对不上

号的。东君却对得上，文与人很

搭。东君的作品，满纸都是这种

静气和定力。那些文字，带着阳

光、雨露和风，落在纸上时，立刻

静了，只看见东君领着一个个人

物悄无声息地在纸上穿行。领路

的是一个君子，穿行的也是一群

君子。无论富商还是穷人，无论

官人还是百姓，无论僧人还是艺

人，都灌注了君子之风。不管那

些人物多么鲜活，生活多么生动，

那种淡定、安宁却奇崛、傲然的君

子气质，都无声无息地从文字的

骨缝里飘出来，从卷头弥漫到卷

尾。是东君给那些人物的言行和

内心赋予了一种天然的宁静和淡

泊，清心寡欲却有形、有致、有声、

有色，还有力量和滋味。东君有

一种像装了隔音玻璃一般的能

力，把红尘和喧嚣隔离身外，满眼

的风景依然看得见，喧嚣和嘈杂

却没有了，一个纷繁的世界立马

成了世外桃源，所以，再风起云涌

的世界，我们看到的都是超然物

外的人物和灵魂。在《听洪素手

弹琴》里，东君用琴做楔子，让高

雅的洪素手只以高山弹给流水的琴声，把

所有物欲弹散弹灭，把所有波涛收于洪素

手的心。

君子之风往往是与雅士之气连为一体

的。

雅是东君作品第二个鲜明的特质。东

君的文字是雅的，东君的叙述是雅的，东君

作品里的人物也是雅的。东君的文字和叙

述，透溢着文人气息、文化气息和文雅气

息。就像一个雅士，一边端着热气腾腾的

茶盏品茗，一边娓娓讲述局外的人事。爱

恨情仇，刀光剑影，都在一刮一滑的茶盖里

与茶香和热气轻轻飘出。东君在《子虚先

生在乌有乡》中写李屠时，写他脸上有古树

相，天生的种树的料。在《出尘记》里，写陶

松的老爹对着老树说话，那棵快要枯死的

老树居然被他说活过来了。儒雅的不仅仅

是东君，更是东君笔下的人物。东君笔下

的人物似乎说话做事都慧眼慧心，都很儒

雅、体面，都有文化，讲尊严。《阿拙仙》里，

梅溪三高是那样的相互尊重、相互取暖、惺

惺相惜，把文人灵魂的雅致写到

了极致。柳先生有财，家财万贯；

朱先生有材，诗书画样样精通；三

壶先生有才，各种材质在他手里

都会变成艺术品。朱先生喝醉误

睡了柳先生的棺材，柳先生就送

与朱先生了。柳先生去世时，朱

先生、三壶先生和阿拙为其办丧

事和守灵。三壶的家被日本鬼子

烧毁后穷困潦倒，朱先生经常送

去粮食接济。酒和茶，是三人经

常聚首时雅的物象，而情和意则

是三人儒的本质。而《子虚先生

在乌有乡》里，每一个和尚都那么

仁者慧心，道法高妙，把黄叶都可

当经看。而那些淳朴的村人，却

淳朴得“好像不是读书读出来的，

是同木叶一道从土里长出来的”。

东君以文字打通尘世，以文

字接通人间，以文字照亮世俗。

地气、灵气、人气，还有道义、情

义、理义，息息相通，水乳交融。

而悲悯，是这气和义里最大的底

色。《子虚先生在乌有乡》是一篇

关于心灵皈依和精神救赎的作

品。房地产开发商姚子轩衣锦还

乡，为乡亲大做善事，积善积德，

却依然备感罪恶缠身，未能功德

圆满。他归乡还乡，并把乡民都

送进城里安置居住，以便自己过

着一种不为名利所累的世外桃源

生活，可是他看到一次又一次发

财的机会时，又心生贪欲，结果把

安静的乡村又建成了喧嚣的世

界，把世外桃源的生活，变成了滚

滚红尘。似乎什么都有了，却迷失了自

己。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却还剩下自己。

人生何处是净土？心灵哪里是皈依？这是

东君借姚碧轩之口的精神追问。《出尘记》

是外公、舅舅、陶松三个乡村男人搭起的一

台戏，东君借外公、舅舅、陶松之间错综复

杂的命运纠葛，梳理人间世俗的乡村肌

理。《阿拙仙》里，阿拙自幼无父母，却拙中

藏智，跟着师傅三壶学得黄杨木雕的好手

艺，娶了师傅的女儿含玉，生了一对双胞

胎。日军侵略时，一个日本逃兵躲进阿拙

家，妻子含玉和儿子惨遭杀害，女儿吓疯。

几十年后，这个躲进阿拙家的日本兵来到

中国面见阿拙，留下了一个匣子，又解开了

一段含玉被杀的真相。这是东君借阿拙仙

之命，对一个时代的指控。而《听洪素手弹

琴》里，当古琴师洪素手坚决不肯屈就为老

板弹琴，并一烟灰缸砸向企图伤害她的唐

老板，与在师傅家做装修的民工小瞿夺门

而去不知去向时，东君是在为一个有坚持

和有骨气的小女子唱一曲离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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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现代诗接受研究的空间范式建构现代诗接受研究的空间范式
——读陈仲义《现代诗：接受响应论》 □张凯成

王杏芬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漠游侠屈建

军》是一部为治沙英雄屈建军书写的雄浑颂

歌。全书12万字，由11章构成。作为少年儿童

读物，作者以女性细腻温情的视角，以少年儿

童喜闻乐见的笔调，记叙了治沙英雄屈建军扎

根大漠近30年，成为智治风沙的科学家的故

事。

长篇报告文学《大漠游侠屈建军》通过文

学特有的方式生动地叙述了屈建军的成长之

路。全书极少浓墨重彩的直接夸赞，而是让生

活本身去说话，用朴实的生活细节去树立人物

形象，去感染和征服读者。这样以小见大的细

节在书中随处可见。

如第四章“不让莫高窟成为第二个楼兰”

的第三节“迎着风跑的‘疯子’”中写道：每次刮

风，吴老汉都会在自家的窗户边上看到一个中

年男子手捧一个奇怪的东西往鸣沙山上跑，好

像在迎接风，又好像在与风说话，又好像在向

风祈祷……他是迎着风跑的“疯子”，在他的眼

里风是解开治沙奥秘的钥匙，很重要，好不容

易来场风，不赶紧上山顶观测，风一过，一些重

要的数据就无从下手，全身心投入到数据的记

录中，全然不顾春天沙尘肆无忌惮地钻进耳

朵、眼睛、鼻子和头发里面。但正是这个“疯子”

治住了敦煌肆虐的风沙。又如，第九章“天路”

的第二节“接受新任务”中写道：在青藏高原上

征服天路的野外考察中，屈建军和他的学生们

就着凉水、和着沙子啃馕成了常态。屈建军拿

出一个塑料袋子，一个个发馕。馕又冷又硬，往

往在嚼它的同时，沙也趁着空子钻进了口里。

王杏芬这样描写，就将治沙英雄认真专注、敬

职敬业、不怕苦不怕累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些细节描写都是作者从他人口中得知

的，她并没有见到屈建军，直到全书结束时才

见到，由于屈建军工作太忙只给了作者半个小

时采访时间，“短短的半小时，他根本没有提及

自己，自始至终用‘团队’两个字来提醒我”，他

一再强调成绩是团队的，工作不是自他而始，

更不会由他而终，它是有传承的。从“大侠”的

口中，作者并没有获取到比旁人讲述更多的个

人信息，但每个出场的人物口中的屈建军都是

那么鲜活生动、立体丰满。在作者的笔下，这些

描述就像一束光从四面八方汇聚、凝结起来，

交织成一个光球，里面是一位不修边幅、胡子

拉碴、戴着顶泛白的太阳帽，大口袋衣服皱皱

巴巴，随身戴着“生化装备”人工呼吸机，随时

准备迎着风跑的中年汉子，他就是大漠游

侠——屈建军。

面对这样一位英雄人物，每个作家都有自

己特殊的创作角度和兴趣，有自己的艺术表现

手法。作者王杏芬对此做了深入的思考，她通

过记述、描写主人公的工作事迹、人物关系、思

想感情、职业道德、言行举止，从而塑造出有血

有肉的人物形象。

担心敦煌莫高窟的露天壁画、洞窟围岩、

洞内壁画和彩塑被风沙吹蚀和磨损，他成了迎

着风跑的“疯子”；面对敦煌建城，月牙泉即将

被埋，他据理力争“做科研要有良心，一个科研

工作者如果说假话，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面对东南沿海某部海岸由于风沙活动强烈严

重地侵袭了阵地而不得不搬迁的境遇，他立下

治沙军令状，结果仅花了20万元节省了国家

近2亿的搬迁成本；面对学生谢胜波在青藏高

原出车祸，他心急如焚，彻夜无眠，他对待每个

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作者质朴的描述

中，我们看到了屈建军丰富柔软的精神世界，

看到了屈建军忘我奉献的思想基础。作者正是

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告诉我们，英雄并不是天

生的，英雄的品格是一点一滴的汇聚而成的。

作者王杏芬去采访屈建军，屈建军却带她

去采访了杨根生。杨根生是中国最早研究沙尘

暴的科学家之一，中国首部研究沙尘暴的专著

《黑风暴》就出自他手。在第十一章“致敬！杨根

生”中作者刻画了表面温情诙谐实则心酸无奈

的一幕：

杨根生蹲下来，搂着孩子的腰：“想吃吗？”

孩子吞了一口口水，点点头。“只要你喊我

爸爸，你喜欢吃啥我给你买啥！”

孩子睁着大黑眼珠子瞪着他，许久才说：

“行！但在有人时我就不喊。”

“行！”杨根生不停点头，忙不迭掏出钞票

付账。大儿子左手端着零食，右手一个劲往嘴

巴里塞着吃的。他蹦蹦跳跳在杨根生的身边，

走不多远喊声“爸爸”，走不多远又喊声“爸

爸”，稚嫩的童声喊得杨根生心里美开了花。

作者以女性细腻温情的视角，相继描写了

屈建军的儿子怨恨父亲、杨根生的儿子不认父

亲的心酸场景，因为他们都是大漠英雄，常年

扎根大漠，舍小家为大家，不得已与家人聚少

离多。这样具体生活琐事的描写，就让读者看

到了感人的温情一幕。

屈建军最佩服鲁迅，因为鲁迅做人有铮铮

傲骨，却又能为百姓“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还

佩服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的精

神，胸怀天下心系国家。屈建军的微信昵称为

“戈壁砾”，QQ个性签名是：“我望不到山顶，

只知道有山顶，然而我还是要攀登。”他对“90

后”王彦奎说：“这个世上为自己的人很多，为

大家的人很少，为更大的大家的人更少。”“人

来一趟世间不容易，总要做点对国家有意义的

事，才不致遗憾。”屈建军经常这样告诫他的学

生，同时，他自己也是坚定的践行者。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屈建军用自己的脚步和行动，

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屈建军的外号是“大漠游

侠”，这个“侠”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为国为

民，侠之大者。

侠之大者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为国为民
——评王杏芬长篇报告文学《大漠游侠屈建军》□吴广平 马 艳

正在筹备将在古城定州召开的河北

省公安作协一届三次理事会之际，忽然

接到老作家戴砚田先生的来信，告知我

他的《我与大海——戴砚田散文选》已经

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并嘱

我作序。

获悉这个消息，我心中的欣喜与激

动，不亚于自己的一部新著出版。

20世纪 80年代初，我还在家乡读

中学。一个美丽的夏夜，我从收音机里

听到一篇配乐散文，题为《岁久莲更香》，

那优美的意境，深挚的情感，动人的旋

律，以及女播音员那声情并茂的朗诵，深

深地打动了我。此后，我又在河北省文

联主办的《小荷》文学杂志看到了这篇作

品荣获首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的消息，

在南宫县新华书店里购买到一本创刊不

久的《诗神》杂志，在著名诗人雁翼先生

主编的《中国当代抒情短诗选》里读到组

诗《露珠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诗海采珠——1985年新诗日历》中读

到一首题为《自勉》的短诗，在《诗刊》

1985年第8期读到一篇记述河北省“芒

种诗会”的特写《拿出优秀作品来！》……

从此，心中牢牢地记住了一个令我仰慕

的名字：戴砚田。

1990年，我在军校学习时，得知《大众文艺》

编辑部就在我们部队附近，便带了几首习作诗稿，

不揣冒昧地前去拜访戴先生。初次见面，老诗人

的热诚、谦逊、和善、质朴，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

的印象。当我拿出自己的《蜘蛛》等习作求教时，

戴老师认真审读后，高兴地说：“你的诗歌没有初

学者那种散漫无序的毛病，写得凝练、集中，看得

出已经有五六年的功夫了。以我近40年的编辑

工作经验，可以判断，你一定能成！”他还结合自己

的切身体会谈了一个文学青年应该怎样向自己孜

孜以求的目标挺进，并谆谆告诫：“作家应该同时

是思想家！”临别时，我拿出笔记本请先生题字留

念，他不假思索，转瞬间，一段舒朗、大气、秀美的

文字就从笔端流出：“战士的威武雄壮，青春的微

笑低语，都在你心灵幻化的诗句之中，为我们祖国

文坛添彩，就是幸福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

离接触一位前辈作家。先生的教诲与鼓励，在我

此后业余文学之旅的漫长跋涉中所

起的励志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

是从那时起，我有幸成为戴砚田先

生诸多“忘年交”中相知甚深的一

个。

戴砚田先生与我通话的次日，

即发来了他的散文选的目录。他

说：“我的作品你都读过，你最熟

悉。”此言不虚。先生的著作我都拜

读过，至今它们都整齐地摆在我的

书橱中，给我以艺术的滋养与思想

的启迪。

戴砚田先生是伴随着新中国的

脚步从河北走向全国的第一代有成

就的诗人，他与何理、刘章、浪波、申

身被文坛同仁称为河北“诗坛五

老”。作为一位优秀的编辑家，大半

生都在从事“为人作嫁”工作的戴砚

田先生并非十分高产的作家，但他

的勤奋与执著，才情与赤诚，使他捉

闲逮余地留下了诸多独具特色的瑰

丽诗篇与锦绣文章，如高山般巍峨

壮丽，似大海般丰富绚烂。他在诗

歌创作上的成就并没有遮掩其散文

艺术的光彩，其灵动清新、温柔敦厚

的诗笔，却为他的散文注入含蓄蕴藉、意蕴悠长的

特色。像《岁久莲更香》的缠绵悱恻，《月亮赋》的

清新雅丽，《我与大海》的深邃赤诚，《星光》的空灵

纯净，以及《淀水思悠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

表现的人情人性之美，《我心中的雨花》展现的革

命先烈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都给读者留下深刻

的印象，审美与教育价值兼具，经得起反复的咀嚼

和岁月的淘洗。

戴砚田先生的散文，是心灵与自然有机契合

的艺术佳构，从中可以感悟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丰

富细腻的心路历程，领略新中国几代建设者纯洁

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谛听时代的脉搏和生活的

足音。对多彩生活的热爱与美好理想的追求，犹

如一条红线，将他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连缀起来，

成为一串熠熠生辉的五彩宝石。正如他在《戴砚

田诗文选》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我爱山爱水，爱祖

国的一草一木，爱每一位善良的人，爱和平安宁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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